
朱自清在《冬天》里写道：“说起冬
天，忽然想到豆腐。小洋锅(铝锅)白煮豆
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
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
反穿的白狐大衣。”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人民公社大
集体挣工分时代转入联产承包制，除自
家责任田外，只要村里有个旮旮旯旯、圩
坎、堤边、隙地，春夏都种点豆子，加上根
瘤菌发达，贫脊的土地也能长出挺拔饱
满的豆荚来，又不挑茬口，从“六月黄”到
秋后“卡死鹅”（一种大壳黄豆上市晚）。
从此，家乡人吃豆腐不再是奢侈品了！

素食主义的吃斋老人，一年四季一
日三餐以素为荤，豆腐打滚。他们一般用
隙边收好的黄豆，直接与买豆腐的换，叫
换豆腐。

家里来客了，上街打上二三斤肉，再
打上几斤散酒，买两块豆腐叫捧豆腐。

日后生活渐渐好了，一般村庄都有
流动的豆腐卜页担子。

“买豆腐卜页呦——”
长长的吆喝声，一大早就取代了父

母亲催你起床的呼叫声——必须迅速离
铺洗漱吃饭背着书包要去上学了。这叫

追豆腐，因为他们走了，一天就买不到豆
腐了。

一年中，哪个季节村上卖豆腐吆喝
声最少，让我常常上学迟到？那当然是临
近春节的冬季啦！高潮是“腊月二十五，
家家磨豆腐”，这叫磨豆腐。

要做豆腐，是要有道具的。一般大的
村庄只有一家，就是卖豆腐的，准确说平
时他们卖豆腐，过年加工豆腐。

母亲提前几天把黄豆洗净，泡上三
四天，待一个个光溜溜、圆嘟嘟涨红了
脸，就放入大桶子。一头挑着棉花黄豆秸
秆，一头挑着放着泡好的黄豆，让我和母
亲挑去。这肯定过年做的豆腐卜页多呀，
至少，二担柴，二桶黄豆！

手工磨豆腐形制与锡剧《双推磨》一
样。七架梁上的二道梁上，吊二根绳，挷在
三叉棍上，母亲左手扶柄，右手握黄豆，我
拉磨，她喂磨，一拉一填，一填一拉，石磨
四周白花花的豆浆沫就流了下来！

缸里豆浆磨好了，要用白布固定在
十字木棍上、将四个角吊起来的工具，将
原浆倒入细纱布袋里，左摇右摆，糟粕留
在纱布上，即为豆腐渣，下面的浆液，就
是生豆浆，得去烧。

烧豆浆用的是大豆桔杆或棉花杆，
火硬，旺旺的火苗直舔硕大无比的铁锅，
仅凭这个大锅，方圆几里也没有第二家。

等一大锅豆浆烧好了，就随心所欲
了。母亲总等一等，稍冷却了，将浮在上
面的一层挑出——叫豆腐皮，最有营养
了，是给奶奶准备的，吃斋的人视为大
补。

做豆腐或压卜页都要点盐卤，这个
就是保密工作了！老板一般喊老板娘出
场点卤。老板娘朦胧胧惺忪忪地从被窝
里爬起来，仅凭这三更天“苦肉计”，一个
红脸一个白脸，谁不将平时积攒的豆腐
加工费拿出？

只见她用纸包拿出绝密配方，用面
盆一和，男的搅拌女的舀卤，热气腾腾，
香气氤氲，翻江倒海的豆浆瞬间停止了
咆哮！

下面也是我们自己的机械活了。
做豆腐卜页，那就是模具不一，卜页

复杂一些，需一层白布一勺浆，左手一铜
勺浆右手盖一块布，直至将高高的卜页
厢体填满，我再坐在木棍上，重重地再用
人工压。

豆腐只要点上卤，稍稍压一下水分，

细、嫩，拿在手上晃悠晃悠的，嘴一吹就
破。我们毕竟一年做一次，卜页有厚有
薄，但急吼吼的我们，还是撕一张风卷残
云似的先尝起来！

作家汪曾祺在《豆腐》中写道：“豆腐
切成指甲盖大的小薄片，推入虾子酱油
汤中，滚几开，勾薄芡，盛大碗中，浇一勺
熟猪油，即得。”那肚里寡油的时代，我又
没有看到汪老的文章，只记得一次随舅
舅去蹭婚宴，满满的一桌菜，等了许久才
上了道头菜——汪豆腐！

八仙桌上，还是分尊辈长上的，我挤
在舅舅旁（那时一般男生头子才能享
受）。

“上头菜了——”
跑堂的一吆喝，大家纷纷让出个位

置来，上汪豆腐了。
一个上岁数的，先将勺子在上面转

了转，将大蒜叶散干，在嘴上尝了尝。
“厨师怎么啦？大冬天的，豆腐放冷

了，不冒热气！”
我一听来神了，不热？用勺子猛挖舀

了一勺放入口中。
哇哇哇——烫烫烫——烫人烫人烫

人！

第5 版

楚水 周
刊

投稿信箱: 704193702@qq.com

2022年12月1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沈 倩

责任校对：冯欣悦
组 版：洪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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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沁潼豆 腐

北风呼呼地刮，雪花散漫地飘。
窄窄的路上弯着一支队伍，有人顶

着破毛帽子；有人裹着爆出棉花的棉袄；
有人嘴里咬着一根烟，像感冒时含着测
温的温度计；有人缩着脖子，躬着腰，流
着清水鼻涕。

风声，踩雪声，有些急促的呼吸声，
其它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了，人们像要偷
袭某个神秘目标一样。

今天逢集。田里收的糯米、黄豆啊什
么的，家里鸡鸭生的蛋，甚至是鸡啊鸭啊
什么的，要上街卖，家里等着卖的钱换回
盐、生姜、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呢。

我也在这个队伍中，父母、哥哥都要
忙着干活，只能由我来。

一条单裤里套一条短、旧的棉裤，瘦
弱的腿被寒风甩得微微颤抖。

我拎着柳条做成的方形提包式的篮
子，篮子最底部垫的是稻草，稻草上面放
的是长时间积攒的三十几个鸡蛋，用草
擦得干干净净的，看上去惹人喜爱。

问题是大风推着篮子，篮子推着我

的腿，我的腿走在窄而滑的独木桥上。我
到今天都记得，我的脚不是走在桥上，而
是咬着桥。什么叫如履薄冰，多少年后我
读到这个成语一下子理解，且一辈子忘不
了。到今天一个设想还能泛出我的脑海：
一阵狂风把我推离这窄桥，甩到河里，甩
到那宽又深的河里，甩到那汹涌着急流的
河里，甩到那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第二眼
的河里，结局是什么？其实，我那时每一秒
都在想这个问题，我还记得我后面的大叔
在催：“跑撒，还四伙（我小名）啊！”

我又急又恨，我的爸妈怎么想的，到
街上卖，与在家里商店里卖，也就差个几
毛钱！

我终于过了桥，我并没有做出狂喜
的动作，但我的内心狂喜了起来，我想了
很多使自己激动的画面。后面的寒冷一
直被这股激动温暖着。那时我的姿态肯
定是英气的、豪迈的！

很快就要到街了。
但真要到街上，还要过河去，而河的

这边住着一些知青，他们那时是有钱买

蛋买肉的。事实上，他们就常在逢集时，
戴着大毛帽子，裹着厚棉袄，围着大围
巾，嘴里衔着烟，操着手等在路边，看见
擓着篮子，篮子里放着鸡蛋的，他们目测
一下你是个好讲话的人，就把你叫住。

我就被一个知青叫住，“那个小孩，
过来。”他指着我，我就本能地过去了。我
出了列，然后，其他的人继续前行。我跟在
一同的三个知青后面，其中一个知青就把
我的篮子拎过去，然后蹲下看鸡蛋，我也
学知青蹲下。刚刚蹲下，知青突然说：“这
个地方太冷，换个地方。”他拎着篮子，我
跟在他后面，倒好像他是蛋的主人了。蹲
下，准备数蛋，他又说：“这个地方还是冷，
换个地方。”这时，已看不到外面的人了，
哎呀，我突然有些害怕了：他会不会骗我
或抢我的蛋？该怎么办？我的脑筋迅速转
动，我想，真的抢或骗，我就拿鸡蛋砸他；
再不行，我就溜，边溜边大喊。

跑了一会，到了一个避风的地方，那
个知青停了下来，吐掉快要烧到嘴唇的
烟屁股，用大大的棉鞋压上去，踩了一

下，又揪了一下，然后蹲下，看了看蛋说：
“蛮干净的，新鲜的样子。”数了一下，又
认真地、慢慢地数了一遍，就从棉袄里面
掏钱，抽出几张角票和分票给我，还叫我
点数。我细致地数了两遍，看看跟爸妈在
家里反复交代的钱数差不多，就提着空
篮子出来了。出来之后，又把钱理平，叠
好，深深地放进裤袋的最底层，还再摸一
摸，确定无漏洞，才把手慢慢挪出来，又
在裤袋外面重重地拍一拍，确信钱在里
面，一身轻松。

下一步，干什么？过河去，才是真正
的街。有好吃的，好玩的。但一过河，要付
渡河费，回来还要渡河费，一角钱立即烟
消云散。一角钱，能买两个大烧饼哩，上
街的念头立即废止。

回家！好像感觉不冷了，桥似乎也过
得轻松。

到家把钱交给爸爸，爸爸点数一下，
问：“你没买个烧饼吃下子？”“没有。”爸
爸叹口气：“唉，这小伙！”

风还在刮，雪还在飘。

□王大智儿时卖蛋

拈阄，兴化人多说成抽阄、抓阄或捏
阄。

小时候，我们几个伙伴一起扎角堆，
每人出一枚面额相同的硬币叠在一砖块
上，界线相距砖块约4米远，谁用铜板将
砖块上的硬币打下就归谁所有。自然“先
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那谁先来呢？每每
都是抽阄搞定。为首的就地寻一根谷草，
掐出长短不一与参战人数等同根数的草
段，握于左掌上方，只从虎口处露出一
端。做阄人举着，先让别人抽，当场比较
长短，最长的为“头阄”，次为“二阄”，最
短的为“了阄”。接下来大家心平气和地
按阄次开始博弈。

一次和两个伙伴到田里干农沟，战
利品都是些杂七杂八、大小不一的鱼类。
我草草地将其平分为三摊，说，随你们
拣，剩下的给我。他们二人说，不行不行，
抽阄。我随即掐了岸边的盐巴草做成三
个阄，说定哪一摊是头阄，哪一摊是二
阄，三人愉快地按阄取了属于自己的份

儿。
这种以草段为阄的玩法并非乡下孩

子的专利，大户人家的孩子也有类似玩
法。《红楼梦》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
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中也有相关描
述。

随着时代的发展，阄从草段演变为
小纸团不能不算是一种进步。记得生产
队傍晚分谷草，一垛一垛地摊满整个谷
场。社员们脚踮踮地看着会计用一定数
量的纸片，从小到大写上阿拉伯数字，捏
成团，两手合拢，揉搓两下，然后捧着阄，
说一声“抽吧”，各位户主争先恐后地上
前抓阄。队长将钗子往身边草垛上一敲，
大声嚷道：头阄从这儿开始，每口两垛。
大家跟着，依次将阄交给队长，队长一一
数草垛数给各户。各户随手将自家分得
的草垛归拢起来，运走。一切进展得井然
有序。

有些比较有价值的物品也会以拈阄
分配。80年代末的一个寒假伊始，我牵

头到水产养殖场为全乡每位教师争取了
10斤草鲲作福利。鱼的个头大小不均，分
给每位老师不可能正好是10斤，有半斤
左右的来去属于正常。为了将好事做

“好”，避免有人挑三拣四，我吩咐后勤人
员将一百多份鱼全部称好，摊在场地上，
上面贴着序号。老师们领取时，先到总务
主任手上抽阄，然后对号取鱼。大家的所
得虽然不均匀，但是还夸我做事细致、公
道。

拈阄不仅用在一些小事上，重大事
宜同样采用。《水浒传》第九十三回《李逵
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中，宋江分派
已定，再与卢俊义商议道：“今从此处分
兵，东西征剿，不知贤弟兵取何处？”卢俊
义道：“主兵遣将，听从哥哥严令，安敢拣
择？”宋江道：“虽然如此，试看天命。两队
分定人数，写成阄子，各拈一处。”当下裴
宣写成东西两处阄子。宋江、卢俊义，焚
香祷告。宋江拈起一阄。只因宋江拈起这
个阄来，直教：三军队里，再添几个英雄

猛将；五龙山前，显出一段奇闻异术。《水
浒传》中如此拈阄的事绝非三次五次。

“官方”对于拈阄也不排斥。女儿说
她考编面试就是拈阄确定先后顺序的。
女婿笑着告诉我，他们乡镇营业部负责
人也是拈阄确定的。一位李姓官员曾绘
声绘色地向我介绍，当时如何以捏阄的
形式搞定分田到户矛盾的。因为田有远
近、高低、肥瘦之别，分配时，挑肥拣瘦、
舍远求近、嫌好拭丑实属人之常情。起
初，大会小会苦口婆心协调来协调去，就
是不成，最终“抽定阄下死”。

抽阄，由来已久，其花样不断出新。
如划拳、择縠子、抛硬币、摇号、摸奖、猜
球、击鼓等。抽阄的程序是“人为”的，方
法简便，结果是“天意”，不论好歹不认也
得认。拈阄，没有人情世故厚此薄彼，也
没有你谦我让或彼争此夺，不是实现绝
对均衡，只求人人心理平衡。

□倪高扬拈 阄

好多渔事倘若不是亲眼所见，你是无
法理解其中的道道的。我自以为对渔具渔
法知之颇多，却也闹过笑话。记得那次乘
船路过大纵湖，看见有人蹚在水中，双手
抓一根竹竿向前推着，同伴问我干什么
的。我随口答道，捞水草的。家乡捞水草
有多种方法，有用绞竹绞的，有用拖刀拖
的，也有用推刀推的。瞧这架式，不是推
刀还能是什么？荡船的老人笑了，哪是捞
水草，推虾网的。我一愣，脸有些发热，
又不敢争辩，只得看着水中人到底忙些什
么。才看了一眼，我就看出破绽，水面并
无水草浮起，也就开始相信老人的话。果
然，那人推了一段，停下，将竹竿收起，
却是一张鱼网。渔人轻举鱼网，抖抖，将
网中所获倒入身边船上。船上也确实没有
堆放水草，这就更证实了我的错误。

这次经历过后，有天得空了，我还真
到大纵湖边的渔村作了一次采访。虾网的
制作挺简单，先买一块麻布网片，做成长
长的袋状；再取柔性好的柳树或桑树枝
条，弯成半圆形，固定在米把长的横木
上；接着将网袋与之相连；最后用一根两
三米长的木棍或竹竿作柄，一头嵌入横木
正中，与网口垂直；这样虾网就做成了。
不过，还要补充两点，一是网口要拉上几

根栅栏样的细绳，以防作业时水草进入；
二是网袋上方要留三分之一的豁口，以便
进网的水草顺流退出。

热心的渔人不仅教我做虾网，还带我
亲历了一次推虾网。渔人告诉我，推虾网
要选水草丰茂、水底平坦的湖滩。水草
多，虾儿就多；湖底平，利于操作。一开
始，渔人并不下水，只在船头推网，粗一
看像趟螺蛳。船行一段后，渔人收起虾
网，熟练地倒入舱中。一堆杂草中随即蹦
跳出虾儿，接着是小鱼，鳑鲏罗汉儿什么
的，还有叫不出名的……

这样推了几网后，我有些跃跃欲试
了。渔人似乎看出我的想法，笑着把虾网
递给我。我也不客套，拉开架式，扔下
网，算是进入角色。可能是站在船上的缘
故，虾网竟着不了底，就是着底了也难平
衡，只能歪歪扭扭地向前，我都有点手忙
脚乱了。渔人笑话我说，这碗饭可不是你
吃的哟。虽说赧然，可我偏不信这个邪，
索性脱了裤子，跳入湖中，学着上次见到
的样式推起虾网。这下好多了，网着底
了，也平衡了。毕竟咱也学过物理，重心
下降的原理还是懂的。

水刚过膝，这样推虾网顺手多了，只
见水草依次倒下又依次伸展，受惊的虾儿

在水面“扑哧”跳着，偶有断草从网口进
入，又从豁口漾出，自然也有小鱼和虾儿
乘机溜了。一路推过，不时听到苇丛中更
大的鱼闹出声响，可惜虾网派不上用场；
看到水鸟扑愣愣贴水
往前飞，只能看着远
影想入非非；脚下踩
着什么了，螃蟹还是
河蚌，却也没空摸。
终于可以收网了，高
高举起，将鱼儿虾儿
抖入袋底，转身找
船，船还在后面好远
呢。提网往回走，渔
人佯怪道，你也推得
太快了，谁跟你抢
了？刚想回嘴，脚下
一硌,忙把虾网放到船
上，弯腰一摸，果然
一只螃蟹。上船坐
下，双脚挂在船帮洗
着，再看自己的收
获，心里美美的，脸
上也就不自觉地流露
出来……

其实，对于有些

渔事来说，你就是亲眼见了，也未必了解
其中的奥秘。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
好，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
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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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鸿美一个叫文学的赤脚医生
中午收到一条语音信息，是张医生发

来询问父亲诊疗后的效果，此次留言算是
回访。

张医生，本名叫文学，是兴化垛田的
一名乡村赤脚医生。一个身居最基层普通
的医务工作者，患者就诊后依然牵挂于
心，如此敬业，颇令人感慨。

上周五，一向隐忍的父亲说，自己的
后背疼痛难忍已有多日，影响睡眠。一家
人都以为是他的胃病所致，想带他到本镇
中心卫生院吊水消炎。可是父亲固执，不
愿去医院就诊，最终在家人的劝说下，父
亲妥协，但坚持要找芦洲的张医生。芦洲
是城郊的一个小乡村，离我家有80里的路
程，舍近而求远，是这么多年来出于对张
医生的信任。

去之前联系张医生，不料，他已于两
年前调到了何垛村工作，好在何垛与芦洲
相距不远。张医生贴心，微信发来了何垛
卫生所的地址，便于导航。

说起来，我们一家人与张医生有些缘
分，我的母亲、爱人、大姐、小妹，因腰

椎、颈椎等毛病都曾问诊于他。十多年
前，爱人因腰椎病反复发作四处寻医，大
多情况下只有一时的疗效，却无法根治。
后来听说芦洲有个张医生擅长医治此类疾
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登门求医。想不
到，经过几次疗程基本痊愈，这些年几乎
没有复发过。母亲脚跟腱骨刺严重，因疼
痛常年不能正常行走，经张医生之妙手，
一个老人虽再不能“回春”，却也减轻了
不少的疼痛之苦。大姐与小妹颈椎不适，
也曾先后请张医生推拿医治。而我，因数
月伏案编写校本教材，常加班至深夜，有
一次夜归，不慎一脚踩空摔了一跤，导致
腰椎受伤卧床月余，经张医生治疗后，也
从未复发。

之后，每有听闻朋友、同事遇到此类
病患，皆建议他们找找张医生。偶尔也有
邻人找上门，问我要张医生的电话号码。

此次带父亲出门就诊，与张医生已有
七八年未见。再见张医生的一刻，他竟然一
开口便询问我母亲的近况，病痛有无缓解，
腿脚是不是还算利索。可见，时隔多年，他

依是记得我与母亲的，而我们这些曾经的
患者“好了伤疤忘了痛”，在无病痛的日子
里，有多少人也还常惦记着他呢？

张医生细心问诊后，配好了药方，叮
嘱父亲如何用药，看疗效的情况一周后再
来复检。我与父亲出门时，张医生起身送
至院门外再次叮嘱。我与张医生既非亲
朋，也非故交，只是一个医生、一个曾经
的患者，极其平常的医患关系，他的一言
一行却令我莫名地感动，他改变了我对一
个乡村赤脚医生固有的偏见。

在常人眼里，乡村医生与过去的民办
教师属于一类的性质，他们中的多数非科
班出身，没有太高的学历，也无高明的医
术，他们处于乡村基层，服务的对象绝大
多数是乡村里留守的老人。一般只能看看
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开点止疼药，吊点消
炎水，仅此而已。

张医生不同，他干净、儒雅，说话与
衣着皆得体，骨子里有股文人气。他，一
个叫文学的人，应该是名副其实。张医生
精通中医推拿、针灸之术，擅长医治腰

椎、颈椎一类常见却顽固的疾痛，有些用
药也是他亲手所调配。无意间听人说，张
医生曾出国去日本学习过。

一直奇怪，凭张医生的医术与人品，
为何没有寻求更好的出路。这么多年，他
扎根乡村，守护着一群经济条件有限的老
弱病残，勤勉而无悔。

如今的网络舆情，有太多贬损医生与
教师的信息，作为一个从教30多年的教
师，我能理解一个医生在遭遇不公评判时
复杂的心情。医生与教师的职业特殊性，
事关百姓民生大计，其道德操守备受关注
本无可厚非，唯有从业者心怀敬畏与悲
悯，方能问心无愧。

张医生是乐观的，也是自信的，每次
见他皆是春风满面。看着他雪白的上衣胸
前别着的党员徽章，我相信他绝不仅仅是
做做样子。

“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这句话原本是说文学的功效，一个叫文学
的乡村赤脚医生，践行若此，也算是真正
具有了医者仁心的情怀。

□宫凤华慰冬胡萝卜
乡贤汪曾祺赞胡萝卜叶子琐细，颜色

浓绿，密密地，把地皮盖得严严的，说它
是“堆锦积绣”，毫不为过。

卤汀河水乡，胡萝卜曾是饥馑年代农
家餐桌上的主角，慰藉了霜天清寒。胡萝
卜以其清雅气质、鲜艳明亮的红黄色调冲
击人们的视觉，各种经典菜肴都有其曼妙
身影，都有其撰写的精彩细节。

胡萝卜缨或凉拌或腌制贮藏均可。偶
尔搛食清嫩辛香的萝卜缨小菜，倒也胃口
大开。翠绿的缨叶上撒一层白糖，取名原
野初雪。原野的气息，牵着味觉游走，绵
延悠长，便觉日子清新如年画，心中的种
种复杂情思，便轻易地被一碗凉拌萝卜缨
熨帖融化。

雪后乡村，一片缟素，柴门犬吠，一
灯如豆，烤山芋，炸蚕豆，啃嚼胡萝卜，
充满田园风情和市井气息。咬一口胡萝

卜，嘴里满是甜润的汁水，脸上涂满惬意
和快乐。乡下孩子会用胡萝卜做雪人的鼻
子，刻人像、刻图章，变着花样玩儿。

里下河乡村，胡萝卜炒、蒸、馏、
煮、炖、拌均可。母亲有时把胡萝卜切成
丝，拌进青辣椒爆炒，青红搭配，麻辣爽
口。有时用胡萝卜缨熬粥，里面掺进胡萝
卜和芋头籽。胡萝卜躺在碗里，如慵懒的
睡美人，斜睨着你。蓝花大碗里的萝卜
粥，静如一泓秋水。吸溜喝粥，咯吱咀
嚼，声音甜美如小夜曲。

胡萝卜丝鸡蛋饼是佐粥佳品。胡萝卜
刨成丝，撒进葱花、细盐，拌匀，面粉加
清水调成糊状，磕进几只鸡蛋。平底锅放
油烧热，模具“鏊”放入，兜一勺面糊倒
入模具中，在面糊上放萝卜丝葱花馅，再
兜一勺面糊浇在馅上。等胡萝卜丝饼底部
凝固后，抽出鏊，翻面煎至两面金黄即

可。吹一吹，外脆里糯，喷香扑鼻。咬一
口，一股浓香直透肺腑。

胡萝卜烧羊肉是经典的农家菜。老家
的山羊肉，肉质细嫩，肥而不腻。羊肉焯
水切块，加入佐料焖烧片刻，掺入胡萝
卜，文火慢炖。起锅盛盘，拈蒜花，拍胡
椒，色香味形俱佳。大家捋袖搛食，一扫
平日的矜持。屋外雪花簌簌，寒气砭人，
在热气氤氲中畅饮，啃咬嚼咽，亲情弥
漫，寻常生活竟也旖旎生动起来。

胡萝卜炖排骨，荤素搭配，浓香四
溢。咬一口排骨，糯软润滑，油渍直流，
嫩活软香，直抵舌尖。胡萝卜浸着肉香，
清香沿着喉咙直钻肚腹。梁实秋曾赞道：

“排骨酥烂而未成渣，萝卜煮透而未成
泥，汤呢，热、浓、香、稠，大家都吃得
直吧嗒嘴。”饕餮中塑一份风雅。

细小的胡萝卜，放进咸菜缸里腌泡，

制成萝卜响。佐粥咯崩脆，声响犹如春冰
开裂、积雪断竹。冬晴，村妇们把胡萝卜
摊在太阳底下晾晒。冷寒之日，取出干瘪
的胡萝卜烧五花肉、烧小杂鱼，味道甜润
鲜美。

逛超市，常常看到用胡萝卜制作的酱
菜赫然陈列于货架上。孩子们可以尝到味
道鲜美的胡萝卜丝。方便面的调料中也少
不了胡萝卜丁儿。一些农家餐馆里也用胡
萝卜作原料，烹饪出各种风味独特的乡土
菜肴。

陈著诗曰：“茅柴酒与人情好，萝卜
羹和野味长。”啜吮萝卜羹，洋溢着一种
襟怀旷达的山野情趣。胡萝卜，有着诗经
的古雅，渗透乡村的精神，在我们的心中
氤氲出一片温润的绿意。让我们深情地凝
望胡萝卜，缅怀那些远去的恬淡岁月和田
园诗情。


